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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一日未死，別人都難以對其下結語；但人死了，卻總可以蓋棺定論！司徒華先生，人稱華叔，於 二零一一年一月二日 ，癌症突然惡化，終於走完了他七十九年的生命。雖然華叔離開前的一段日子，癌病纏身，被社民連的梁國雄以惡言咒罵，說他「癌病上腦」。支持民主黨政改方案，又被部分激進份子稱之為「民主叛徒」，更幾乎因此而與多年親密戰友李柱銘決裂。但華叔臨終前，一眾親友，包括：其親弟、張文光、李卓人、何俊仁及李柱銘等，均在旁送別。生前，不論是敵是友，對之都肅然起敬，政見或許不盡相同，但人格卻從來沒有被低貶。死後，各界一遍婉惜，稱之為香港民主元老、政壇殿堂級人物，連香港特首及台灣陸委會都對他的離逝感到難過，算是生榮死哀！

 

司徒華一生從來沒有停下來，可謂活於憂患與奮鬥之中。他從事教育，不忘教誨學生，不忘為同工爭取權益；從政，不忘替香港人爭取民主，不忘為國內同胞發言。香港回歸中國之前，華叔早在教育及社運界別闖出名堂，為文憑教師爭取權益，發動「中文運動」，於一九八五年循教育界別加入當時港英政府的立法局，並同年獲委任參加《基本法》起草委員會工作，前景風光。然而，八九年「六四事件」後，華叔對中國政府鎮壓學生的手段，深表遺憾、憤慨，於是毅然全力協助國內學運份子出國，甚至不惜與中國當權派決裂，於香港成立《支聯會》，與李柱銘雙雙退出《基本法》草委會，並從此不能再踏足國內。二零零四年，華叔以高齡為原因，宣佈不再參選立法會，表明不貪戀權位。二零一零年初，得悉自己患重病，中方友好人士釋出善意，華叔也直接拒絕「道不同者」的恩惠，盡顯光明磊落。「六四」廿一年以來，華叔風雨不改，一直堅持平反，可謂當中的靈魂人物。「五區總辭」時，雖然患重病，仍與公民黨及社民連兩黨的代言人陶君行在電台上舌劍唇槍，堅持自己的信念。到後來，「政制方案」祇差民主黨幾票的支持，華叔重病在身，仍照舊挺住民主黨，間接令方案最終能通過。

 

筆者雖不是每事都認同華叔所言，但對他的為人與所篤信的信念，卻從沒有懷疑。華叔生前在港曾創立三個組織，據他自己的滿意度來說，依次是：教協、支聯會及民主黨，但卻不知有多少人，是因為他才知曉民主的要義？筆者廿多年前就認識華叔，祇知道他律人律己皆嚴，有訓斥而無責罵。就算對著不同意見者，都能讓對方把意見說清楚，絕不叫囂漫罵。而每年年宵，華叔又都會替《支聯會》的攤檔寫揮春，向香港市民祝福。華叔如今走了，但他對香港的影響及貢獻，香港人是不會忘記的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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